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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与皈依的诗性历程 

———读邹联安的长诗《逃亡者》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邹联安的长诗《逃亡者》篇幅浩大，达四千余行，在近年来的诗坛上并不多见。作品的主题内涵具有多重指向，关
乎灵魂、爱情与寻找，在表层的龌龊现实与诗性存在的对抗性结构中，隐含着一个逃亡与寻找的深层精神历险结构。逃亡的

过程在世俗层面上是退却与逃遁，在精神层面上却是寻找与皈依。长诗看不出作者刻意经营与雕琢的痕迹，情绪作为一气

贯通的主线，显示出结构上的别致。长诗的语言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坚硬的质地和饱满的张力，使长诗在整体节奏上与

作者内心的情绪圆融一致。

［关键词］邹联安；《逃亡者》；逃亡；皈依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８－０４

Ｐｏｅｔ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ＺｏｕＬｉａｎ’ａｎ’ｓＬｏｎｇＰｏｅｍＴｈｅＦｕｇｉｔｉｖｅ

ＷＵＴｏｕ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ｉｓａｌｏｎｇｐｏｅｍ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ＺｏｕＬｉａｎ’ａ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ｏｕｇｈｌｙｆｏｕｒ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ｓ，
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ａｒ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ｅｍ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ｏｕｌ，ｌｏｖｅ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ｒｅｉｓａ
ｄｅｅｐ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ｄｉｒｔｙｉｎｒｅａｌ
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ｓｃａｐｉｎｇｉｓｒｅｔｒｅａｔａｎｄ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ｌｅ，ａｓｒｅ
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ｉ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ｅｍ，ｔａｋｉｎ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ｈａｓｎｏ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ｉｔｓｕｎｉｑｕ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ｐｏｅｍ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ｍｏｄ
ｅｒｎ，ｂｏ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ｗｈｉｃｈ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ｈｙｔｈｍ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ｏｕＬｉａｎ’ａｎ；ＴｈｅＦｕｇｉｔｉｖｅ；ｅｓｃａｐ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在文学史研究中，长诗似乎向来是一个模糊的
概念，缺乏清晰的边界，到底篇幅多长才算长诗，或

者长诗在内涵与结构上到底有哪些特殊要求，恐怕

很难达成共识，因此，杰出长诗的文学史地位也往

往暧昧不明，不能在文学史格局中作为一个独立的

类型来进行研究，或者简单地把长诗与叙事诗等同

起来，认为长诗不过是叙事诗的专利，这样，长诗的

内在规定性就无从显示出来。这种对于长诗的误

解，使长诗研究与评论在文学史研究中始终不能受

到应有的重视。但长诗创作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在中国近百年的新诗史上，长诗创作可谓层

出不穷，其中不乏厚重阔大的长诗杰作。著名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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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投文：寻找与皈依的诗性历程———读邹联安的长诗《逃亡者》

家叶橹先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

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

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１］确

实，长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

代的精神高度，这也是有雄心的诗人殚精竭虑进行

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诗歌严重边缘化的

当下文学格局中，我们更有理由期待长诗的出现。

诗人邹联安先生的《逃亡者》就是在这种期待

中出现的一部抒情长卷，全诗篇幅浩大，达四千余

行，在近年来的诗坛上并不多见。长诗《逃亡者》在

多家杂志、文学网站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著名诗

歌评论家李元洛认为，邹联安的长诗《逃亡者》有严

肃的主题，激越的诗情，缤纷的意象，有欲掣鲸鱼碧

海中的胆识，也有抒情长诗所应具有的恢弘的气

魄。［２］作者穷数年之功五易其稿的这部长诗，是对

其创作的一次整体性提升，在其２０余年的创作生
涯中具有重要意义。作品的主题内涵具有多重指

向，关乎灵魂、爱情与寻找，在表层的龌龊现实与诗

性存在的对抗性结构中，隐含着一个逃亡与寻找的

深层精神历险结构。逃亡的过程在世俗层面上是

退却与逃遁，在精神层面上却是寻找与皈依，不仅

作者在逃亡之中，而且每一个人都在逃亡之中，逃

离异化的物质世界，逃离虚妄的精神形式：

谁在爱情的天堂歌吟

谁在酒吧斗殴

谁在摇椅上

阅读往事的苦难

谁在梦中

玩味激烈的心律

谁在为谁清洗脚气

谁在窥探他人隐私

谁在知情的背后

谁为死去的影子

高谈阔论

谁为目的垂涎三丈？！

……

逃亡者赤裸着身子

在泥泞中狂奔

在历史的原野里

生死逃亡

另一方面，这种逃亡又是皈依与拯救，逃亡的

过程即是寻找的过程，对于精神家园的向往，对于

纯粹诗性存在的追寻，使邹联安这部长诗显露出一

种深沉的对于人类命运与前景的忧思，也使这部长

诗的基本价值取向显露出一种超越世俗层面而指

向混沌与无限的开放性眼光：

当我们

即将抵达天堂的时候

天堂的大门

已套上沉重的锁链

不堪回首。我看到

炼狱闪烁着

寒剑的光芒

不过，邹联安笔下的逃亡者这一诗性形象总还

显得有些模糊，缺少作为一个思想者所具有的方向

感和与世俗搏斗而孤注一掷的决绝意识，因而逃亡

者始终流浪在逃亡的路上，他痛苦而充实，同时又

感到隐隐的空虚，他享受到战斗的快乐，但又四顾

茫然，他的逃亡是一种没有归宿的逃亡，因此，逃亡

者同时是一个迷惘者，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

这是作者的发现，也是作者的困惑，显示出作者直

面现实的思想穿透力，却也显露出作者思想上的迷

惘，他终究不能为逃亡者指出一条道路来，不能为

逃亡者安置一个家园式的精神归所。

逃亡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是一个经常性主题，

鲁迅的《野草》是作家从茫然到清醒的逃亡，又因过

于清醒反而迷失于虚无中，把一种大的哀痛留给读

者而显示出思想的深刻与锐利，也显露出作家面对

现实难以掩抑的沉痛与矛盾心态；沈从文的《边城》

是作家放逐自我的精神逃亡，出走故乡湘西固然是

一种逃亡，处身都市而又在精神上退回湘西，潜心

建构文学的“湘西世界”，同样是一种逃亡，边城不

过是沈从文心造的幻影，他把现实中感受到的悲哀

与沉痛用微笑掩抑起来，把一种似乎愉快的心情涂

抹在一片桃花源式的风景中，而他自己则隐遁在一

个审美的乌托邦中；钱钟书的《围城》所揭示的现代

人的生存悲剧与精神困境，同样是一个逃亡的主

题，不管是城堡中的人，还是城堡外的人，其实都处

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而且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

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封闭的城堡，不仅他人很

难进入，其实自己也难以进入。因此，从本质上说，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城堡，不仅与他人难以取

得沟通，也往往游离于自己的内心。这样，人就成

为自己的地狱，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只能永

远流浪在逃亡的路上，或者在进退之间游移。

由于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逃亡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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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家来说，几乎是一种宿命式的选择，尤其是在

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文化

范型已经崩溃，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文化范型尚未

确立起来，普遍的社会情绪是无所适从或反顾传

统，在这种精神背景下，逃亡对一些有思想深度的

作家来说，就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邹联安从

自己的全部生命体验出发，在《逃亡者》四千余行的

长卷中，以笔为旗，悲悯堕落的生活，呼唤清洁的精

神，作品中始终回荡着一个沉重与迷惘的声音：人

类灵魂的栖息地到底在哪里？这种声音显然并不

仅仅代表邹联安个人的焦虑，而且代表一个时代的

焦虑，从中可以发现诗人对于人类命运的紧张思

考。他笔下的逃亡者是时代情绪的一个总体象征，

在这一诗性形象身上汇聚着时代的普遍精神症结，

世界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幅精神的世纪末图景：

有人喊叫

有人哭泣

有人咬磨嘴唇

有人撕扭肉体

在怪异的声音里

我无法辨析

哪种声音

发自爱情的喉管

空洞、绝望、梦呓、疼痛与饥饿，几乎缠绕在时

代的每一根神经上，成为时代病的典型症状，而灵

魂、理想、爱情、信仰与新生是医治时代病唯一有效

的药方，因此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渴求，对于时代

病相的鞭笞和对于理想品格的张扬，以及错杂在一

起所形成的矛盾与彷徨心态，使邹联安的这部长诗

显示出复杂的意蕴，对于了解这一时代的精神状

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长诗，《逃亡者》包含着许多成功的元

素，是近年来长诗创作的可喜收获。由于作者此前

已出版过诗集《流浪的情歌》《爱的疼痛》和散文集

《乡情悠悠》，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驾驭

复杂主题的思想能力，但真正唤醒其全部生命体验

并表现出个人独特性的创作，还是这部呕心沥血的

长诗。他是用全部生命来创作这部长诗的，在如此

浩大的篇幅中，看不出刻意经营与雕琢的痕迹，情

绪作为一气贯通的主线，显示出结构上的别致，全

诗如江河奔流直下，具有雄浑浩荡的气势，在四千

余行的抒情咏叹中，将个人的心史与普遍的时代情

绪化合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诗性形象，从对于

时代本质的揭示中，裸露出一个深沉的思想者形

象，这使长诗在个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

世界，从中可以发现作者值得称许的艺术抱负。同

时，这种以情绪作为主线的结构方式，尽管有一个

逃亡与寻找的象征性构架作为支撑，但由于没有基

本的情节框架这种显性叙事标志，读者可能一时难

以理清思想的脉络和情绪的推进，这是作者应该注

意的地方。长诗的语言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坚

硬的质地和饱满的张力，铺排性句式的巧妙安排、

反复手法的自如运用、文字上的精心推敲，使长诗

在整体节奏上与作者内心的情绪圆融一致，在跌宕

流转的旋律中，凸显出诗人对于时代变动的深长忧

思。作者的忧郁气质使文字的底色似乎显得有些

冷淡，然而又由于诗人性格另一面的豪放，文字中

又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因而长诗的整个基调是沉

郁悲慨、苍凉浑厚，使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美

学力量。长诗在对现代诗歌艺术技巧的运用方面，

也表现出作者独到的艺术匠心，诸如象征、意识流、

通感、变形、意象叠加、佯谬等现代诗歌艺术技巧，

在作者别具匠心的驱遣下，不仅能精微地勾画出自

己复杂的内心图景，而且能精确地从对于人生世相

近乎雕刻般的描画中，达到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把

握。诗人将一颗心置于高处，但却无法抵抗生活本

身的庸俗，他将自己的逃亡转化为一个具有广阔精

神背景的寓言式象征，对于自身命运的严酷审视和

对于人类命运的深情关爱如水乳交融在一起，使

《逃亡者》成为一部具有丰富象征性的作品。

《逃亡者》中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气息，这和邹联

安的整体创作是一致。邹联安性格豪放，在他的诗

歌中却浸透一种忧郁的情愫。这种忧郁似乎是挥

发性的，弥漫在文字的皱褶间。这与邹联安的日常

形象似乎有比较大的反差，实际上却是邹联安对自

己的祛蔽。面对喧嚣的现实世界，他的心境是并不

宁静的。人们每一天换上一副新的面孔，似乎在舞

台的灯光下闪回，来不及辨认别人，也来不及辨认

自己。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荒诞被刻意强化，变

成面罩戴在人们的脸上。这些在《逃亡者》中表现

出来，就是荒诞的变形和变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愤

的力量。从表面上看，邹联安是一个激情型的诗

人，但在他的激情后面有一种冷却后的忧郁，因此，

在邹联安的诗中，经常有两种相反的东西统一在一

起，它是火焰，但在瞬间熄灭；火焰的灰烬在瞬间被

风扬起，耗尽最后的热量，陷入生命幽暗的溃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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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它是激情的魅力，却在冷却后化为忧郁的荒凉；

在荒凉中有一声滞涩的叹息，又在瞬间沉寂。邹联

安的性格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是有一个完整的自我

形象的，他性格中的两极冲突是自我形象的不同侧

面，他的热烈和忧郁对他来说不是水与火的关系，

而是火与火的灰烬的关系。对一个诗人来说，写作

不是唯一的行为，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行为。一个诗

人在写作中如临险境，因为他是在火中舞蹈，然后

化为火焰的灰烬。《逃亡者》是一首充满激情的长

诗，但在激情的后面也有很深的忧郁，这是从诗人

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一种美学特质。长诗中的逃

亡者有一个化身，他的面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

我们却叫不出他的名字，也许他的名字就是每一个

人的名字。他的逃亡并不是逃避，因为他的逃亡离

我们越来越近，他的毛孔印在我们面前的白纸上，

清晰可见，似乎血流奔涌。《逃亡者》的创作对邹联

安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解脱，就像长诗中所暗示

的，他本身也是一个逃亡者。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邹联安是一个官员，级别

也不算很低，如果他处心积虑地往上走，大概也是

一个很风光的人物。他跌落在诗歌里，悲观一点地

说，这可能是命数决定的，实际上却是一个诗人的

自主选择，他需要在诗歌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诗人

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人们有时用意味深长的眼光

打量着他们，目光里有一种锐利的东西，似乎能像

刀一样切割他们。我想，安于这样的命运，诗人大

概没有别的选择。在邹联安的诗歌中，他显然对诗

人在这个时代的失败有一种清醒的自觉。我和他

相识已久，是在十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记

得那时他那种特别的湘西汉子的潇洒使我非常羡

慕，他那种很阳光很坚定的男性美，是很容易让女

性怦然心动的。我是个非常拘谨的人，但那次相见

我们竟然一见如故，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邹联安

倒是有一个解释，他说我俩的性格看起来差异甚

大，但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有某种相同的气质。这种

近乎八卦的说法，我觉得并不奇怪，却又暗自心惊，

觉得其中隐藏着一份命运的秘密。在他的诗中经

常出现骨头的意象，甚至听得见骨头敲打的声音，

这显示出邹联安诗歌粗粝的一面。邹联安诗歌的

另一面却是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柔情，爱情诗在他

的创作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是那样的柔婉深情，这

真使我自叹弗如。我有一次开玩笑地问过他写爱

情诗的秘诀，他笑而不语，显得高深莫测。其实，他

的爱情诗不过是至情至性的抒发而已，他的心中有

爱，发而为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往深一层看，

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愫需要一个借口，一个诗人的内

心痛苦需要掩饰，一个诗人的现实缺憾需要补偿，

这些都是爱情诗写作的内在动因，也许兼而有之，

但与年龄似乎无关。如果非要对一首爱情诗进行

追根究底的索隐，那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无知的。

实际上，在《逃亡者》中，对爱情的咏叹也是一个亮

点，这大概可以看做是邹联安对自己创作的一次

拓展。

诗歌创作是寂寞的事业，长诗创作尤其如此，

往往需要多年磨一剑，在深厚的生活蕴积与长期的

艺术积累之外，还需要有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和深刻

的思想概括力，这也许是长诗创作不易成功的原

因。但在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整体文化构成中，长诗

由于其巨大的思想包容量与概括力，往往代表民族

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即使文学被时代

的大力不断挤向边缘化的位置，也没有任何理由轻

视和放弃长诗的创作。毕竟，杰出长诗是一个民族

心史的化石，记录一个民族心灵深处无法用其他方

式言说的隐秘。另一方面，一个缺乏苦难和包容性

的民族，不可能产生属于本民族的伟大长诗，一个

缺乏创作个性的诗人，也不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

的长诗。中国新诗发展近百年的道路表明，我们民

族的现代诗歌艺术在不断走向成熟，也并不缺少杰

出的长诗歌者，不过，与我们民族自近代以来所经

历的沧桑巨痛相比，我们民族的新诗艺术还应该有

更大的作为，这也是我们呼唤长诗创作的一个理

由。《逃亡者》是邹联安先生在长诗创作方面的一

个可贵尝试，其价值与意义也在这里表现出来，尽

管长诗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相信仍会得到读

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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